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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对上海有何更深层次的意义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全民热议近一个月。

从简单分辨干湿垃圾，到小龙虾分类图解；从错过定投时间怎么办，到湿垃圾破袋的 N 种方法……

在此期间，诸多志愿者的感人故事，诸多垃圾分类中的细节，从前端到后端，媒体都做了详细报道。

那么，是否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规律？垃圾分类推行顺利、做得相对好的社区，有哪些共性可资借鉴？垃圾分类对上海而
言，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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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市民就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献计献策，案例见 7 月 15 日第 9 版《“无烟上海”，还有哪些“燃点”》，回响见今日第 11 版。意见和建议请发
邮箱：shjianweizhizhu@163.com。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社区自治做得好
垃圾分类就做得好

同济大学副教授姚栋近几年一直扎根社
区，参与了多个社区治理、微更新改造项目。

这一回，上海开展垃圾分类，他在一些社
区也主持了一系列活动， 如垃圾分类调查问
卷、垃圾分类社区宣传展览等。目睹垃圾分类
在社区推广的整个过程后，他发现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

平时社区自治做得好的小区———居民都
有良好的沟通平台，有协商热情，热心参与社
区事务———这样的社区推广垃圾分类，往往十
分顺畅， 志愿者减少后也更容易维持好习惯。

一些网络上讨论的细节难题，错过定投时间怎
么办、乱扔垃圾如何监督等，对这些社区来说，

一商量就找到了解决办法， 几乎不算什么事
儿。

姚栋的感觉是否有道理呢？记者前往几个
社区一探究竟。

徐家汇街道南丹小区，由虹桥路、徐虹北
路、南丹路、宜山路合围而成。第一次来的人都
会感到惊讶：原来寸土寸金的徐家汇，还有居
住如此困难的老小区。小区多层最小单元建筑
面积 18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仅 4平方米。

多层住宅里的老居民们形容自己家，“下
了床就出了门”。 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 一起
床，就想往外走。

这样局促的居住条件，如此高密度的中心
城区人口，想要在此推行一件事情，让大家共
同遵守，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令人意外的是，

从今年 5月份小区开始试行垃圾分类，一路走
来，难题一路破解，乃至于现在已经成为示范
样本，居委会频繁收到各类机构，甚至外省市
的参观考察请求。秘诀是什么呢？

有一点至关重要：南丹有一支热情的志愿
者队伍。

垃圾分类之初，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一“放
榜”，南丹小区就有近百位居民踊跃报名。南丹
小区 87 个志愿者，每天看守 14 个小时，从早
上 7点到晚上 9点， 一直有志愿者坚守岗位。

志愿者人数之多，热情之高，让隔壁小区居民
羡慕不已。

好处也显而易见。 但凡中间发生任何摩
擦，比如一些居民从不理解到理解，比如年轻
人错过定时投放时间，比如有人偷偷把一包垃
圾扔在楼道门口……诸多问题因为志愿者们
全天在岗，多说服、多沟通，最后都不成问题。

渐渐地，居民们的习惯也培养起来了。

这是一群真心热爱社区的志愿者。大多数
小区，按照建议，志愿者每天在垃圾厢房门口
早晚各值勤 2小时， 一天总共值勤约 4小时。

而南丹小区志愿者人数不仅多，每天每人愿意
值勤 14小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情呢？

真正的故事，得从更早的“美丽家园”小区
综合改造讲起。

清晨 5点
敲响居民家门

南丹居委会书记王婉娜、居委会主任皮美
芳形容，小区曾是徐家汇街道著名的“后腿”，

各项活动和检查，每次都表现不佳，乃至于相
关部门对南丹小区几乎不提要求。然而，尽管
先天条件不足，居住逼仄，老居民们常有抱怨，

但一个社区、一个家园不能永远如此下去。

几年前， 申请南丹小区的综合大改造时，

街道和居委会下了很大决心， 赋予极大期待，

不仅仅希望社区面貌焕然一新，更希望解决硬
件困难的同时， 也能解决一些小区的 “老大
难”，让居民们提升“士气”，重新获得满足感，

产生荣誉感。

第一根难啃的骨头， 是小区地面重新铺
装。铺装的那几天，小区停放的小汽车必须清
晨 5点前离开。此前，居委干部和社区居民志
愿者已经挨家挨户上门通知， 但到了铺装时
间，依然有小汽车没有撤离，导致工程搁置。每
到这时， 志愿者和居委干部只好硬着头皮，清
晨 5点敲响这些居民的家门，劝说对方，为了
整个小区的未来，临时几天，小汽车提前驶离。

到了傍晚，由于新铺的沥青未干，志愿者
们手拉手拦住小区几个大门，说服开车的居民
把车停在别处，直到晚上 10点以后才能驶入。

可以想象，整个铺装过程中，居民们情绪上来
开口大骂，沟通协调时各种指责，抱怨和投诉
不断……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但看着已经焕
然一新的社区面貌，“一切都是值得的。”59岁
的居民志愿者顾长凤说。

经过综合整治后，小区理顺了进出口通道
和动线， 原本小区门口的乱停车现象彻底消
失。走进小区，只见一条笔直宽敞的主干道，两
边绿意盎然，公共空间的品质不输周边的高档
楼盘。

此后，第二根、第三根难啃的骨头接踵而
来。 改造邻里汇大楼， 南丹的居民们众口难
调。设计稿多次推翻重来，工程多次停工又开
工，其间各种抱怨、担忧满天飞，需要反复沟
通，多方协调。最终改造好的邻里汇，获得居
民们高度认可，成为大家现在每天都会去的公
共客厅。

还比如， 小区违法搭建一度超过 200户，

又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 超乎想象的沟通过
程。最终，200多户违法搭建全部清除。

经历多番“折腾”后，居民们的荣誉感起来
了。志愿者治安值勤时，时常收获友好的招呼
和满意的笑容。渐渐地，大家把社区当作自己
的家，为它高兴，为它忧愁。有时候，一些居民
有不文明行为，居民之间还会互相劝阻。

比如垃圾分类，南丹多层住宅的居民表现
良好。反而小区的高层楼宇的住户最初表现不
佳。客观原因是，高层楼宇离垃圾厢房最远，本
来每一栋楼都有五六只垃圾桶，撤桶之后有人
一下子不习惯， 垃圾袋就随意扔在楼道门口、

走廊门口。

来自高层 10号楼的几位居民， 开始自发
充当本楼的宣传志愿者。 他们挨家挨户敲门，

关照邻居们垃圾分类要做好。看到楼道门口的
垃圾袋，主动带出去扔。

有一次，有人指出是隔壁一户人家乱扔垃
圾，志愿者敲门询问，对方拒不承认，直到拿出
外卖单据，对方方才表示下次注意。

在邻居们的互相督促下，高层楼道的垃圾
袋一天天减少，直到某一天，彻底不见了。

年轻人讲道理
有好的沟通就会遵守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志愿者团队，如今
在南丹社区“一呼百应”。以前一遇到问题就会
抱怨的居民们，开始学会先沟通解决，“毕竟大
家都是为了整个小区好”。

如今，再看垃圾分类的推广，“这都不是难
事儿。”70岁的志愿者冯翠兰笑着说。

南丹社区的核心志愿者团队有 28 人，每
人一天做平安志愿者， 一天做垃圾厢房志愿
者。不少人从 2010年世博会后加入队伍，一直
坚持至今。队长周老伯已经 84岁高龄，是这支
队伍的“精神支柱”。为了慰劳志愿者们，刚评
上优秀党员的周队长， 拿出自己所有的奖金，

给每位队员买了便携式充电小风扇。团队其乐
融融，大家越做越开心。

垃圾分类最开始推广时，志愿者每天少不
了挨几句骂，但周队长耳提面命，嘱咐不要情
绪化，好好沟通。碰到不合作的居民，他以身作
则，主动帮居民把湿垃圾破袋，帮乱扔垃圾的

居民捡起来重新分类。 看到有人扔在半道上，志
愿者甚至帮居民提着垃圾袋， 一路提到分类点，

再告诉居民怎样垃圾分类。次数多了，居民们反
倒不好意思，有点被感动了，习惯渐渐养成。

为了让年轻人不错过定投时间， 南丹志愿者
值守到晚上 9点，比其他小区多 1小时。结束一天
工作，垃圾厢房锁上后，志愿者会把 2只干垃圾桶
特意放在外面，供深夜回家的年轻人投放垃圾。

“其实大多数人家里，还是中老年人烧菜做
家务。年轻人深夜回家时，晚饭都已在外面吃过，

扔的多是干垃圾。” 一位志愿者分析，“彼此理解
信任吧，没觉得有网上说得那么难解决。”

第二天早上，志愿者和保洁员会把干垃圾桶
再检查一下。 当然也遇到过乱扔垃圾的情况，根
据外卖单找上门劝说，基本上说过一次后，对方
就不会再犯。

“我觉得年轻人挺好， 没有比中老年人表现
差。而且他们讲道理，只要道理说通了，他们就会遵
守，没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志愿者沈长根说。

姚栋解释， 不妨设身处地从年轻人的角度考
虑他们的心理：平时很少参与社区事务，也不认
识居委干部和志愿者，甚至不少年轻人至今都不
知道居委会办公室在哪里。 每天回到家就关上
门，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后突然有一天，为了垃圾
分类，要求年轻人做这个、做那个，规定他们某个
时段不允许扔垃圾。 他们本就缺乏社区的参与
感，缺乏集体荣誉感，第一反应必然是不理解。

但如果社区自治平时就做得好，前期与年轻
人有交流，甚至在邻里汇中，有年轻人参与活动，

他们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略有参与，那么一切都能
在沟通中解决。

群众的力量被激活后
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好的

“网上各种垃圾分类的抱怨和难点，我们这
里都没发生过。” 彭浦镇绿园居委会书记梁于娟
说。

绿园小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300 多户人
家、1000多个居民， 这里最初是各单位员工自建
房，不同于后来的商品房。小区老龄化程度高，按
理说， 也是垃圾分类推行难度较大的小区类型。

但情况恰恰相反。

得益于 2017年的“美丽家园”建设，当时，小
区做了一系列改进。

原本有一处 400平方米的绿化地，种了麦冬
草，猫狗喜欢待在里面，又脏又臭，人都走不进
去，公共空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综合改造时，

征求居民意见，不少人提议改造这块绿地。经过
设计后，这里如今成为漂亮舒适的小花园。

小区原本的垃圾箱直接堵在主干道上，“美
丽家园”建设时，垃圾厢房需要整体迁移，升级改
造，但居民们有各种担忧，起初并不同意。街道和
居委干部一家家上门解释。

关键时刻，平时社区工作做得如何就能看出
来———因为本就熟识，居委干部和物业工作人员
一敲门，居民们都愿意开门。最终，98%以上的居

民同意综合改造。

如今的垃圾箱房有围墙和铁门，整体封闭式
设计，内部有一条走廊，两个洗手池，并且为居民
加装了雨棚。

综合整治时，有不少居民提议，小区大门不
到 5米宽，希望改进出入口面积；门口一进来，两
棵大树不仅遮挡视线，还有黑色的果子砸在衣服
上，能否改变树种……

最后，经过整体设计，说服小区门口的物业
办公室迁移，大门扩大到 8 米，独立区分出口与
进口；大树被改为低矮的灌木，主干道焕然一新，

门口设计成一个“口袋公园”；还根据居民建议，

所有绿化带加装隔离格栅；小区路灯全部改为时
尚 LED灯柱。一番空间大腾挪后，在尽量不减少
绿化面积的情况下，增加了多个停车位……

居民们发现，“原来提建议很有用”， 自己的
需求及时得到反馈， 甚至成为看得见的成果，大
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节节高涨，居民满意度有
了很大变化。

如今，绿园小区有多个“群组”：楼群工作组、

美丽家园小组、垃圾分类小组、电梯加装小组、联
席会、自治组、健康自我管理组、妇联、清洁家园
组等，每个楼群还有党支部，绿园居委会管辖的 4

个小区有 5个支部，大大小小 20多个微信群。几
乎每周都有各种小组的协商会议。

“相比之下，垃圾分类的工作相对轻松了。”

物业公司的郭经理说。有啥问题，各小组都会及
时反应，现场解决。比如，年轻人错过投放时间怎
么办？经过协商，绿园小区的办法是这样：专门在
自行车棚附近设立错时投放点。错过早晚两个时
间段，垃圾可以扔在错时投放点。投放点同样有
监控摄像头，可以说 24小时都能扔垃圾。

梁于娟一直强调，社区治理结构是所有工作
的基石，在党建的引领下，物业、业委会、居委会
“三位一体”，居民是参与主体。

同样隶属于绿园居委会的另外几个商品房
小区，原本每栋楼宇门口都有一组垃圾桶，垃圾
分类实行以后，32个桶合并到 8个桶。 但是 8个
桶放在哪里？位置选择上，大家都不愿意紧邻自
己的楼宇。4个小区大大小小会议开了 18次，平
均每家每户上门沟通超过 5次，这样的协调沟通
中，撤桶和并桶问题顺利解决。

“小区年轻人认识我们，敲门能走进去。”业
委会顾主任说。大家自豪的是，经过几轮社区公
共建设，居民们有种获得感和满足感，对公共事
务的抱怨少了，协商态度更加积极。

“很多工作其实不是从垃圾分类开始做，而
是靠平时的社区治理。当一个社区群众的力量被
激活， 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好的， 包括垃圾分
类。”梁于娟说。

风平浪静
未必是好事

长期从事社区调研的姚栋，一直关注一个课
题：公众参与。

上世纪中叶， 谢丽·爱恩斯坦在美国规划师

杂志上发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一文。文中把公
众参与分为 8个阶梯，从不愿意参与开始，一级
级往上。该文当时是作者基于美国房屋和城市开
发情况，调研了 150个左右低收入社区更新项目
后所著。

当然，公众参与各有各的国情，文章不能全
盘接受，但此文发表之后，一直被全球城市广泛
引用和借鉴， 成为研究社区公众参与的经典之
作。 它归纳了一些现象， 也可以说是共同的人
性：所有能够形成高级参与的社区，都有一个共
同特征，成果是居民们协商出来的，是经历过一
轮轮让人头疼的矛盾，最后协商、沟通所得。如
果缺乏矛盾挣扎的过程， 社区很难有一个契机，

形成凝聚力。

姚栋打了一个比方， 假设一个微更新项目，

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财力， 不遗余力去完成，但
很可能做完以后， 社区居民一句好话都没有，他
们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可是一个小小的社区
花园种菜项目， 如果一开始由居民自己提出，主
动申请，过程中得到基层支持、政府帮助，最后做
成了，居民们会兴奋不已，纷纷称赞。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的，再好也缺
乏共鸣；后者是居民主动参与的，当主动参与有
了反馈，有了成果，过程再难再曲折，都能收获满
足感，并且凝聚起居民的荣誉感、归属感，培育社
区自治的能力。

这就是创新社会治理，每一次争议都是一次
机会，是社区教育和凝聚认同的良机。

南丹小区和绿园小区是两个典型案例，原本
小区先天条件不足，矛盾复杂多样，但是基层工
作者并不畏难，而是在一个个项目中，一次次挑
战中，不怕矛盾，解决矛盾，最终凝聚居民们的认
同，乃至激发居民们的主人翁意识。

而有些社区，可能本身基础良好，平时工作
人员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尽量不主动找
事，不上门，不“扰民”，缺乏协商机制，有的居委
干部甚至连年轻人的家门都敲不开、 进不去。看
起来风平浪静，但是一旦遇到公共事务，比如垃
圾分类，缺乏自治和协商基础的小区，困难就纷
至沓来。

垃圾分类
重塑上海城市形象

在一些专家看来，垃圾分类，是一次难得的
契机。

当下， 不同年龄群体各有各的烦恼和议题。

比如，老年人要增加广场舞空间，年轻人要增加
停车场地，小朋友要有玩的地方，彼此诉求不同、

议题不同，众口难调，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因此难
上加难。

但垃圾分类，是一个极其难得、需要所有居
民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议题。它关系到每一个
社区成员，触动所有人的利益和生活方式。

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我们从网络上的各种声
音就可以感受到，确实各有各的难点，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指望一个完美的政策解决所有问题
是不可能的， 它的解决方法本就应该来自社区
自治、协商，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各有各的解
决方案。

听到的争议，看到的矛盾，都是共同塑造社
区认同的机会和过程，是新一轮上海全民教育的
新机会，倒逼社会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

“所有吐槽帖其实都是暗黜黜的炫耀帖。”一
位网友这样写道。

这不是第一次用环境问题凝聚社会共识，

多年前，上海的爱国卫生运动同样影响了一代
人，每周固定时间，居委会带领全体居民共同
出来打扫公共卫生，消灭各种虫害，倡导爱惜
公共环境。再后来，“七不”规范教育从娃娃抓
起，不随地吐痰等陋习得到极大改变，也影响了
一代人。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却越发
冷漠，而垃圾分类不仅可以起到凝聚社会共识的
作用，它也能促进社区自治、社区营造，重新探讨
邻里关系，学习邻里之间如何对话，如何协商社
区公共议题。

一个最简单的场景是，如果年轻人没有扔垃
圾这件事，他们平时很少和社区里的阿姨妈妈们
对话。 当志愿者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如何分类，甚
至帮助年轻人湿垃圾破袋， 这点日常的小感动，

重新回到了邻里之间。

曾经，上海的爱国卫生教育不仅让城市面貌
干净整洁，而且在那个年代，率先树立起上海公
共文明素养的新形象。如今，这一轮垃圾分类，同
样也是培育新一代人自豪感、凝聚社区自治和认
同、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形象的良机。

从这个角度看，用志愿者的话说，“当下遇到
的细枝末节问题，都不算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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